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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部/ 國中部【社會科(領域)】 【第 3 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 
105年 10月 05日 星期三 

  9時 10分至 12時 00分 
會議地點 簡報室 

會議主席 羅丹伶 會議記錄 范秀儀 

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所列 

會議內容 

 
一、羅丹伶老師引言 

    歡迎台大歷史系花亦芬教授蒞臨與我們分享「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德國走過的轉型

正義之路」，這其實也是教授的一本著作，講述的是德國博物館如何藉由藝術史的角度來

策展，花教授本身德國科隆大學專研藝術史，今天大家一定能夠得到非常多的感想與收

穫。 

 

二、花教授演講內容 

    很高興來貴校，我想我今天想要呈現的內容，不是從一般很硬的法律或政治面切入

轉型正義，一方面與我自己的研究有關，一方面也是希望藉此告訴台灣人，轉型正義還

能從藝術或生活的角度去理解，希望大家體會我們的社會該更良善，但手段與方式可以

有很多不一樣的想像。所以我在這本書裡面不想去強調的德國的轉型正義有多成功，反

而我希望呈現的是德國處理轉型正義的過程，以及現在仍然碰到的問題。 

    我們還是從台灣本身來看一下，我們台灣的創傷社會，被兩個歷史事實給綁住，一

個是二二八，一個是白色恐怖。我們如何詮釋二二八?它是族群衝突?官民衝突?如何詮釋

白色恐怖?法律不牽涉既往的原則?這些牽涉到的不只是歷史科的問題，它牽涉到的是整

個社會的問題。 

    先來引用王鼎鈞的文章，內容是以外省人的角度來看衝突，事實上他是在講 1949年

時發在澎湖的山東匪諜案，他寫到他忽然觸類旁通，「菸台聯中匪諜案」不是司法產品，

它是藝術產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這些材料結構而成的東西卻是假的，因為假，所

以能達到邪惡的目的，因為真，所以讀者墜入其中不覺得假。其實世界上需要處理轉型

正義上，這部分都是最難處理的。比如說有人言:「納粹在政治上創造了一種新型態的犯

罪模式:他們的罪犯沒犯甚麼罪。」 

    不管某事件有沒有結束，歷史事件可能不會有過去的機會，因為我們對他們記憶的

方式會繼續影響它的衝突，這攸關了我們是不是有機會去解決那個歷史的衝突，如果只

是從負面的記憶方式去教育，是沒有辦法去解決衝突的，其實我們在台灣的社會就常看

到此現象。關鍵在於應該讓彼此可以互相看見、互相接受的方式去解決。 

 

21世紀:衝突不斷的世紀。深受過去的歷史迷思之苦 

現代史學:如何梳理歷史迷思，解決衝突 

1. 錯誤歷史記憶的困局:德勒斯登 

    德勒斯登是德國很美麗的古城，談到德勒斯登通常都想到很美的東西，比如美麗

的教堂等，但對現在德國人來說更代表的是反右派的反伊斯蘭的組織 

1945年的 2月 13號，大家可以想像的到戰爭已經要結束了，沒想到英美聯軍在市中

心大轟炸，政府大肆利用此機會，宣傳聯軍就是一個要消滅德意志的組織，任由國際

媒體在世界上到處散發，例如爆出的死亡人數上升到 25萬。後來被稱為德國的廣



島。到了東德的時候，很詭異的被東德接收，不斷地強化，藉此保障東德才是德國的

代表。 

2. 東德的歷史記憶 

    東德表面上對於納粹的處理是早於西德的，但當他去處理納粹的戰犯的目的其實

是來合理化自己統治的基礎，所以難以延伸到轉型正義的探討。畢竟轉型正義在處理

的應該是「普世價值」。 

 

    很多人問我我們要處理的轉型正義是台灣的轉型正義還是中國的轉型正義，以「紀

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O周年大會」看，我們要問的是它連結到

的社會民間的是甚麼，這個大會舉行時期學校的網路不通了，這表示這大會僅落入另一

個政權的掌控當中。它的價值不在於是戰勝還是戰敗，全國人民如何在這段歷史後好好

的過日子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德國其實在轉型正義上處理得很好，做了很多後續的追蹤，比如去了解看似不在歷

史發生當下中的人的想法，比如發現現今的年輕人還是有納粹等的思想，於是好奇著為

什麼老師那麼努力的在教，後來他們去追溯家庭裡的三代相處，發現一些狀況，例如發

現長輩的講述是有選擇性的，大多數的人不是將自己描述成受害者，就是講成英雄，但

是很少人會去講述自己何以甘於屈從在邪惡體制之下。而在講述到有關加害部分時，長

輩通常不會意識到這是加害者的歷史。 

 

    沒有「公義」，各說各話並不是多元史觀。集體記憶之所以能成立，在於它成功地把

某些部分遺忘掉。即便就個人而言，我們也只記得我們沒有忘記的東西。我們要認清記

憶與遺忘是交結在一起的。是要一個好的態度去認識它。尤其是面對我們未來 107課綱

的改變，其實沒有必要把歷史教完，因為歷史是教不完的，應該培養的是教面對歷史的

能力，自己額外去認識歷史的可能。 

    什麼是歷史的複雜性?怎麼看「台灣的歷史很複雜」這樣的說法?在威權的統治下，

人性如何被濫用、扭曲與輾過，以至於迥異的人性在不同系統內來來回回的擺動或共

存。轉型正義的教育不是那種所謂的愛國正義，不是簡單的分類有一批人是對的，有一

批人是錯的這件事。 

    檢視傷口是為了醫治傷痕。在尋求歷史真相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法律、藝術、文

學、宗教與許多領域的共同投入，為公民社會打造對公義價值的重視，而且也願意和解

的高貴情感。當然我們也不是說不用真相，突有和解，沒有真相，也不算是轉型正義。 

    謝謝大家的聆聽。 

 

三、討論 

1. 謝育惠老師提問: 

    德國街上會有些歷史說明，我想了解德國的加害者看到這些東西的感受為何?會

不會對他們也造成傷害。 

花教授分享: 

    就歷史的真相面而言，如果迴避掉加害者的歷史，那還有甚麼能呈現?應該了解

的是這不是加害者受傷或被害者受傷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受傷。台灣轉型正義最

大的失敗處就是我們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研究，它包含了加害者會否是在某種權威

下的、或家庭上的影響產生的加害作為，是希望透過這些東西去讓大家了解甚麼是個

健康的社會，面對過去，共同良善，社會才有希望，如果我們只考慮和諧不要去刺痛

加害者，這種和諧只會讓這個社會的受傷延續下去。 

2. 謝育惠老師提問: 



    想請教一下德國資料檔案開放給高中生去做的塗改的機會，請問那些會留存嗎?

另外有些資料可能是偽造出來的，很好奇政府等單位如何分辨資料真實性。 

花教授分享: 

    只是練習，不會被保留下來。檔案的真偽與檔案與檔案間的關係，是要靠長時間

交叉比對慢慢琢磨出來的。 

3. 謝育惠老師提問: 

       高中課程上若做討論，會否有政治立場疑慮? 

花教授分享: 

    我引用一句話「不要做加害者不要做受害者，尤其是永遠不要做旁觀者」，用這

句話來參考的話，我們在課堂上能不能談看似有關政治的議題?面對不公不義的情

況，如果擺出中立的立場，已經是站在加害的那一側。政治是跟所有人相關的事情，

我們應該教學生如何面對政治，說在課堂上不能談政治，這其實也是一種威權主義。

我們應該從政治這迷思走出來，培養學生多元觀點，而這種觀點很重要的是必須要有

說服別人的說法。 

4. 洪鼎堯老師分享與提問: 

    回應一下謝老師的問題，其實我們的教育基本法裏面有提到學校可以對宗教與政

治把持中立，意思是不能強制學生接受自己的立場。另外，有關於邪惡的平庸那張海

報，德國把它放在街頭，其實也是一種強調，也是一種遺忘，這是台灣也面對的問

題，在台灣當我們要談論這種議題時，別人解讀成你一定是刻意解讀，那種對立性很

強，有甚麼機制去面對去處理這一塊? 

花教授分享: 

    我們必須了解的是這塊歷史能不能被忘記，它強調的是一種檢討的方向，提醒自

己不能讓公務員陷入這種狀況，在書中我歸結為歷史的灰色區塊。在德國經驗裡面 

很多男性的受害者，其實當時後輩鼓勵只要透露資料就可以尋求慰安婦，因此造成受

害者也是加害者。但是政府面難以將之再呈現出來，政府不們可以做的事情其實它有

一定的底線，這也是我一直的訴求，我們需要其他聲音其實這也需要靠電影家、藝術

家…等去把它呈現出來。 

    而台灣到底該怎麼做?可以建立一個大的雲端的網站，把知道的事情去呈現。我

相信這個事情就可以開始被啟動。 

5. 洪鼎堯老師提問: 

    歷史學者在檔案公開方面，或許公開不定是真相，但有沒有一個審核的機制，讓

大家更能掌控接觸的效能。 

花教授分享: 

    這部分我發現年紀比較長的那一輩真的表示要接觸檔案時是到處碰壁的，但從我

身邊的年輕大學生來說，發現情況已經好多了，我覺得常常是公部門的宣傳可能不太

夠，但是我們的媒體常採納一方之辭。檔案只是折射出部分在威權時代的歷史的狀

況，而這方面的研究說實在的在台灣比較多是社會科學的人在做，反而不是歷史學

者，很可惜的這其實也說明了我們的歷史教育欠缺現代科學的訓練。 

 

 

 

 

 

 



 

 

 

 
歡迎花教授蒞臨現場。 花教授分享德國轉型正義內容 

 

 

 

 
與會人聽講情形 活動圓滿完成的大合影 

 

召集人 教學/教務組長 教務主任 校長 

    

 

 


